
20222022..22..1616 星期三星期三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曹曹 歌歌 美术编辑美术编辑：：刘刘 颖颖04、05

铜绿山漫野的芳草催生了雄楚青铜文化的耀世风华，穿越2000多年的时光隧道，剥离岁月浸染的沧桑青绿，一个
让世界瞠目惊叹的文明时代款款走来。它让华夏文明之源更加辽阔恢弘 ，灿烂的文化巨川倍增熠熠星辉。寒光如
雪、吹毛立断的神兵，展示万山之巅的绝世风采；声遏行云、摇动心旌的编钟，演绎泱泱大国的强盛雍容。雄楚青铜，一
个一鸣惊人、后来居上的历史佳话，一段让后人热血沸腾、叹为观止的文化宏篇。

青铜，加速了楚国的崛起和繁盛，成就了楚文化的璀璨和厚重。当年，楚人以帝高阳之苗裔自居，周成王时，熊绎立
国于楚地，筚路蓝缕，励精图治；春秋时期，因为青铜技术的加持，如虎添翼的楚国先后吞并汉淮之间四十余国，楚庄王一
度饮马黄河，败晋服郑，问鼎中原。雄厚的国力与多元的传统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楚文化。荆州作为是楚国都城之地，楚
人在此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其中的青铜器，以其富丽纹饰和精湛工艺，展现了楚文化独领风骚、彪炳千秋的魅力。

摆脱了周式铜器传统的束缚，造型新颖、独具特色、形态各异的鼎类，彰显了楚文化的瑰丽雄奇、恣肆浪漫；方壶、
圆壶、尊缶及盉等精美绝伦、匠心独具的酒器，再现了楚先人的自由狂放、笑傲江湖的神采；而用于礼仪活动的青铜水
器，典雅庄重、浑然天成，草蛇灰线，埋藏与中原文化的血脉相连；锽锽钟鼓，锵锵磬管，如同心灵密码，为解读这段尘封

的历史，提供了可以同先贤们对话的同声传译；而杀伤力极强、铸造精良的兵器、车马，为楚国疆域的开拓、文化的交融
与发展开辟了道路。在这一段漫长的历史时光里，青铜一直是舞台上的绝对主角，于觥筹交错、刀光剑影中，长袖翩
跹、轻歌曼舞里，书写那一段注定辉煌的青铜传奇。

传承历史，展望未来。文化自信助推城市发展，祖先的荣耀激励后人奋发向上、再创辉煌的信心和勇气。本期文
化荆州特聘楚文化研究学者、荆州市社科联学术委员张卫平先生，以缜密之思维、科学之考据、流畅之文笔、奔涌之文
思，发掘楚国指点江山背后的青铜风采，抉剔漫漶于冉冉流光之中的神秘铭文，梳理利剑寒光交织“九龙之钟”的壮阔
音响中楚国行进的足迹，再现与黄河文明并驾齐驱的青铜焰火和令人血脉偾张的旷世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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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与战争：
青铜文化发展的动力与推手

从专家研究成果来看，青铜冶炼是楚文化的六大支柱之一；就荆州人的切身感
受来说，荆州博物馆里陈列的各式青铜器，生动展现了不一样的楚国传奇！

在商周时期，人们给予了青铜器以极高的地位——谁拥有青铜器，就拥有了与
天地沟通的资格，就有资格祭祀祖先。

祭祀祖先，在先秦时期是一件至高无上的事情。《楚居》记载，熊绎在周初被周
成王分封为子爵，带着楚人背井离乡去封地丹阳建国时，为了祭祖不得不带着族人
去偷了邻国的一头小牛。

为了祭祖，君主竟然带头去当小偷，可见祭祀之重要。正如《春秋左传·成公十
三年》中所说的，商周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见，那时无论作战还祭祀，都
离不开青铜。

所谓青铜，是指红铜和其他化学元素的合金，如铜与锡合金为锡青铜，铜与铅
的合金为铅青铜。中国商周时代的青铜，古称金和吉金，其合金成份是锡青铜和铅
锡青铜。

考古发现证明，公元前4000年至前3000年，青铜制品开始登上世界历史舞
台。最早发明青铜器的西亚，在两河流域曾出土过苏美尔王朝时期的大型铜刀和
阿卡德王国时期萨尔贡一世的青铜像。在欧洲，最早出现青铜器身影的是巴尔干
半岛东部和爱琴海地区。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就有对青铜器的记载：火神赫
菲斯托斯把铜、锡等投入熔炉，炼成了阿基琉斯所用的盾牌。

那么，中国的青铜器又起源于什么时代呢？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铜器是出于
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址。经分析，成份均为含铜、锌的原始黄铜制品。

1973年11月，在仰韶文化的姜寨遗址中出土了一块铜片，经化验含铜量达
65%。这件异常珍贵的文物，将我国的冶金史提前到6700多年以前。不过，那是
将铜锌矿石熔化后做出的，并非真正意义的青铜器。中国的青铜器，最早出现在公
元前3000年左右。

史学家认为，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划分为形成期、鼎盛期和转变期。具体来
说，中国青铜文化形成于龙山文化时期，距今4500年；于夏朝进入鼎盛期，历经商、
西周和春秋及战国早期；转变期则是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

那么，楚人最早使用青铜器又是什么时间呢？史载，周昭王在率兵攻打楚国
时，曾缴获了楚人使用的青铜器，而出土文物更是证实了楚地至少在商、周时期就
使用了青铜器。1965年，从江陵张家山遗址的商代文化层中出土了一件铜箭镞、
在西周文化层中出土了一件鱼钩。1981年，荆州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在沙市周梁玉
桥殷商遗址里也出土过铜削刀和鱼钩。当然，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在荆州出土
的就更多了。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其最直接的物化形式就是青铜礼器和兵器。在春秋战
国时期的大混战中，青铜制造当然就不能只铸造用于祭祀的礼器了，生产一些更具
杀伤力的青铜兵器，就成为了青铜冶铸业最主要的任务。

由于战争需要，在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代表青铜文化最高水平的器物当属青
铜剑了。考古人员在陕西长安张家坡、甘肃灵台白草坡、北京房山琉璃河黄土坡等
地，都发现了西周早期的青铜剑。当时青铜器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由于产量非
常小，造价又十分昂贵，只有贵族才能拥有与自己身份地位相匹配的青铜器。那
时，腰间能挂上一把青铜剑那绝对是非常时髦与拉风的了。大诗人屈原曾在诗中
非常得意地写道：“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屈原用“陆离”来描写自己所
佩带剑饰的样子，就是有力的证明。

尚武，是楚人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楚人在求生存和图发展的艰难历程中筚
路蓝缕，成就了尚武精神。爱剑，正是楚人尚武精神的具体体现。于是，在群雄争
霸的情况下，楚国的青铜铸剑业迅速发展，铸造的青铜剑更加精细，式样不断增多，
数量巨大。

由于战争需要，青铜剑从贵族的玩物逐渐普及到全社会。在荆州考古发掘的
楚墓中，只要是男性墓葬，大都有青铜剑随葬。就连江陵望山2号楚墓的女性墓
主，竟然也随葬了一把青铜剑。在江陵雨台山楚墓中出土的青铜剑，全部都在一
椁一棺、单棺和无棺墓中。这充分说明，这一时期的楚国平民百姓也已佩剑成风。

当然，青铜器作为商周时期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在制作兵器的同时，还被广泛
地运用到各个方面。所以，在荆州出土的青铜器物涵盖面非常广泛。衣食住行，
处处都有青铜器不凡的身影。于是，我们在荆州博物馆里看到了大量青铜兵器，看
到许多青铜器礼器、乐器、车马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等。以生活用具为例，水器
有盆、鉴、盘，酒器有卣、壶、尊，蒸煮器有鼎，盛食器有簋、豆、敦，等等。“这些繁多的
青铜器物勾画了一幅楚国生活的丰富画卷”。正如文史达人王伟在《楚国简史》一
书中写的那样，荆州的“这些出土的铜器，诉说着楚人生活的轨迹以及楚国崛起的
历程”。

楚人对青铜非常重视，《史记》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公元前642年，郑
国君主郑文公专程到楚国表示臣服，楚成王对郑文公恭恭敬敬的拜见非常满意，
得意忘形之际送了1000斤青铜给郑国。本来，此时楚国已是青铜资源大国，
1000斤青铜不算什么，但是楚成王担心郑国用这些青铜铸造成兵器来攻打楚
国，所以又去找郑文公，直到郑文公再三承诺只用这些青铜铸礼器，才放郑文公
回国。

由于社会政治的原因，春秋战国时青铜器大致可以划分为南方、北方两大系
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李学勤在《论青铜文化》中指出，南北两个系
统，作风有所不同，器物的种类、形制也有差别，但有很多共同点，如纹饰从过去那
种平雕的花纹发展到浮雕式的，甚至出现立体镂空的繁缛装饰；又如流行错金的铭
文和镶嵌，使器物呈现出富丽堂皇的外观。跨入战国中期后，青铜器的风格又有一
定改变。

简单地说，青铜器的南北差异就是北方器形凝重瑰伟、南方比较浪漫。对
此，湖北省文物交流信息中心的叶培成副研究馆员认为，楚国的青铜器经历了模
仿、风格和个性发展三个阶段。在西周晚期和春秋早、中期时铸造的青铜鼎、簋、壶、
盘和匜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在形制上基本相同；但是，到了春秋晚期至战国早
期时，楚国的青铜器在形制、纹饰、铭文和组合等方面均已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到了战国中、晚期，楚国的青铜器有了繁复美观的纹饰，显示出楚器独具个性的
特征。

铜绿山：
一个硬朗又柔美的名字

铜绿山，富有诗意的名字。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在《陋室铭》中说的好，“山不在
高，有仙则名”。铜绿山虽不怎么高大，但它漫山遍野怒放的紫红小花海州香薷却
是楚王眼中的“仙女”！

说海州香薷是仙女的确不为过。话说三四千年前，一次冬天烤火奇遇，让一个
药农偶然发现开着紫红小花的地方，有一种神奇的石头，在高温烧烤后竟可做成任
意的形状。于是，一把坚硬的“铲子”成了挖药工具。奇异的铜矿就这样被发现！
从此，满山海州香薷也被人们称之为铜草花。如今，铜绿山上盛开的铜草花，见证
了中国璀璨的青铜文明和楚人创造的青铜传奇！

考古发掘证实，大冶铜绿山铜矿遗址是中国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
代矿冶遗址。

在春秋战国时期，铜矿资源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虽然周王朝控制着铜绿
山，但鄂南的大冶离南阳盆地毕竟路途遥远，开采出来的铜矿石须经长江然后转入
汉江，最后通过随枣走廊抵达周朝首都洛阳。这样一折腾，敏感的楚人很快就嗅到
了青铜那独特的味道。

无论是楚国初创时期还是崛起之后，楚人在争霸战中深深体会到了青铜兵器
的强大威力，为自己拥有的铜不多而着急。于是，就有了武王三次伐随。

楚人虽然强悍，但最初对铜绿山铜矿却是鞭长莫及。不过，楚人非常聪明，一
番琢磨后，武王把主意打到了那漫长的运输线上。先是相继灭了通往铜绿山的好
几个国家，最后，才拿国力比自己强的随国开刀。尽管楚军如狼似虎，但是拥有青
铜的随国比楚国还要厉害，连续两次，武王亲率大军攻伐随国都战败了。直到16
年后的公元前690年，楚武王在年逾古稀之年第三次率军向随国进发，不妙的是，
还在路上的武王就已经感到身体不适，但他渴望着在有生之年为楚国的雄起再拼
一次，于是带着病体继续前进。然而，楚武王生命在行军路上走到了尽头。将士们
遵照武王临终前的安排，化悲痛为力量，一举攻占随国，将铜绿山划入楚国版图。
后来，楚庄王正是因为拥有了中国最大的铜矿带，心中底气十足，才敢在洛河边上
检阅楚军，豪情满怀地问鼎中原。

从此，楚国发展一日千里！正如王伟先生在《楚国简史》中写的那样，“铜绿山，
一个硬朗又柔美的名字。我们或许觉得陌生，然而对于当时的楚人来说，这里就是
他们的天与地”。

“在先秦人的眼中，铜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把它铸造成兵器，就相当于给人类插
上翅膀一样无所不能。”的确，青铜兵器大量列装楚军，极大地提高了楚国军队的战
斗力。

在上世纪70年代，考古人员对大冶铜绿山古矿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在
这处春秋时期的古矿遗址里竟然有着近40万吨的炉渣。通过对这堆炉渣的推算
得知，仅仅这里的产铜量就高达12万吨左右。

12万吨铜对楚人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据对此有一个直观
的感觉，那就是12万吨铜可以制造成6000万把青铜剑，或2.4亿件青铜戈，或40
亿枚青铜箭头。好家伙！这该迸发出多么强大的战力啊！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铜绿山的铜矿资源，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难怪王伟
先生在写作《楚国简史》一书时，竟然用了“楚国崛起的利刃”“一个国家的命脉”“战
争的利刃，铜绿山”三个章节，来述说青铜对楚国崛起的重要意义。

正如“核”工业问世后投入战争，美国以两颗原子弹投向日本而结束“二战”。
其后，核工业才用于发电、医疗等。这看似悖论，其实血雨腥风的战争就是人类社
会进步和文明的催化剂。而荆州人民记忆最深刻的古代青铜器，就是荆州博物馆
里收藏的四代越王剑。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2000多年前，吴、楚、越三国铸造的
青铜宝剑，就是群雄争霸战中克敌制胜的杀手锏。

国家因战争的胜负而存亡。从冶矿、铸剑开始，在春秋战国的数百年兼并与反
兼并的战争中，中国古代青铜兵器制造工艺与技术已站立到了世界之巅。正如美
国历史学家斯塔里阿诺斯所指出的那样，“今天，中国仍以其一直延续下来的全球
最古老的文明而骄傲”。无疑，从荆州出土的大量楚式青铜器，就是中国古代青铜
文化里程碑式的实物证据。

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脚步要比两河流域的西亚地区晚上三四千年，但却几乎
与古埃及同时进入铜石并用时代。不过，令学者大为不解的是，如同当代中国的核
武器发展三级跳一样，中国古代的青铜时期更是以极快的速度跃过了婴儿期，似乎
突然之间就超过了美索不达米亚。

古希腊人把文明雕刻在大理石上，中国古人则用青铜写下了属于自己独特的
文明史。只是，中国青铜文明发展的推手是祭祀与战争。青铜兵器的出现及广泛
使用，更给春秋战国时期的兼并争夺增添了几分惨烈与残酷。

千百年来，争夺生存资源，帝王的欲望让历史充满着血腥的杀戮。战争，更是
催生了青铜兵器的诞生。远古时期，古人削木成剑，将细木棒前端用石块削尖或在
石上磨尖，当作刀剑或箭矢，用于作战。这，就是成语“剡木为矢”。

其实，楚国初创时期也是“剡木为矢”的。据《史记·楚世家》记载，熊绎时的楚
国“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这里的“桃弧”，就是指用桃木所制的弓；“棘矢”，则是
用荆条枝磨制成的箭矢。

比较有意思的是，楚国的强势崛起是在楚武王、楚文王父子俩接力完成两件楚
国发展史上标志性的大事件以后——武王三次伐随夺得铜绿山铜矿、文王迁都纪
南城将扩张的目标放在富裕的江汉平原。

几百年来，居安思危的楚人不停地“战斗、战斗”，力图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有了海量青铜资源后，楚人又在公元前333年灭了吴国和越国，并将两国铸剑名
师与工匠强掳到楚国。于是，楚人用学到的先进铸剑技术制造了大量锋利的青铜
剑，还用青铜“将战车改装得像一位身穿铠甲的战士，有着铜墙铁壁，所向无
敌”。于是，一个又一个诸侯国被装备先进的楚国收入囊中，用设置“县制”的方式进行
管理。

楚国强掳吴越巧工之事，犹如二战后美国大批招揽德国工程师一样，正是在德国
工程师的帮助下，美国的导弹技术突飞猛进，并成功研制出了原子弹。楚国也一样，
在用武力吞并吴、越后，掌握了中国当时最为先进的铸剑技术，一跃成为铸剑名地。

在论及楚国青铜器制造业的发展时，著名楚学大师张正明先生曾以“外求诸人
而博采众长，内求于已而独创一格”予以概括。正因为如此，才使楚国的青铜器铸
造后来居上，成为支撑美仑美奂楚文化高崇邃宇的六大支柱之一。

破解密码：
青铜文化在发展中创新与传承

楚国虽然掌控了铜绿山，拥有了梦寐以求的青铜资源，但青铜毕竟仍然是春秋
战国时期最为稀缺的战略物资。于是，聪明的楚人就动起了脑筋，一番试验后，仿
铜漆礼器便问世了。这件事，体现了楚人“追新逐奇，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也是
后世公认的楚文化精髓之一。

在商末周初楚国始立之时，楚人就开始使用青铜器了。但由于生产力低下，青
铜器的发展尚未成熟。后来，随着国力的增强和地域的扩张，楚国破解了随国、吴
国和越国等国先进的青铜铸造技艺，并通过文化上的融合形成了风格独特的楚系
青铜器。专家认为，在浙川下寺二号墓和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楚国铜器，造型独具一
格，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技术，其浮雕、镂雕、镶嵌、铸镶等纹饰的工艺制法，代表了中
国古代青铜铸造的最高水平。这里，我们可以从一件“国宝”——春秋云纹铜禁里
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件文物的主人，就是“问鼎中原”楚庄王的儿子楚国令尹子
庚。作为在国家首批严禁出境的文物，云纹铜禁是整体用失蜡法铸就的。

所谓失蜡法，就是用蜂蜡做成铸件模型，再用耐火材料填充泥芯和敷成外范。
加热烘烤后，蜡模熔化流失，使整个铸件模型变成空壳，再向内浇灌熔液，铸成器
物。以失蜡法铸造的器物，玲珑剔透，有镂空的效果。

文献记载，中国最早用失蜡法工艺的时间是在唐代初年。学界一般认为，中国
失蜡法工艺源自印度。楚国云纹铜禁的出土，证明失蜡法并非舶来品，而是中国固
有的三大传统铸造技术之一，并将中国失蜡法铸造工艺历史向前推进了1100年。
由此，学界认为失蜡法铸造工艺至少在2500多年前的中国，就已相当成熟。历史
学教授黄德馨先生说：楚国“掌握了最先进的生产工艺，生产了大量青铜礼器、武
器、工具与生活用具，在战国七雄中，居于先进行列，堪称后来居上，成就惊人”。时
时创新的楚国，就这样一跃而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从考古学角度来讲，楚人的仿铜漆礼器一直是云里雾里，犹抱琵琶半遮面，让
人难以看到庐山真面目。直到2002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从枣阳
九连墩发掘的一座大型东周楚墓中，出土一批仿铜漆礼器后，楚人发明的“仿铜漆
礼器”工艺才开始明晰了起来。

楚人的仿铜漆礼器类别及形制特征与同时代铜礼器相一致，器形几乎包含所
有青铜礼器类型，可分为炊器、盛食器、酒水器、盥洗器等四大类。

楚人掌控了铜绿山，按理说是不缺铜了，但楚人的危机感非常强，他们发明仿
铜漆礼器，并不是手里的铜不够用，而是希望在确保祭祀需要的基础上，留出更多
的青铜资源用于军事装备工业。

正当青铜剑在战场上大展神威，屡建奇功，尽显风流之时，钢铁制造的兵器悄
然登上战争舞台。这个时期的中国钢铁兵器的水准已领先全世界。因此，楚国在
发展青铜剑铸造业的同时，也积极铸造钢铁剑。史料中说，楚国铁剑和钢剑的发展
引起了各诸侯国极大恐慌。

战国后期，青铜剑仍占据着兵器的主流，在楚国绽放最后的光彩。历史学家杨
泓先生说：“钢铁冶锻工艺到战国时有了长足的进步，由于掌握了块炼铁固态渗碳
制钢的方法，钢铁兵器较多出现于战争舞台，在当时的燕、楚等国境内，都出土过较
多的战国晚期钢铁兵器，标志着青铜兵器衰落的命运已是无可挽回了。”可见，楚国
的青铜兵器和钢铁兵器都是那个时代最为先进的兵器。

两千多年过去了，青铜宝剑的故事并没有结束！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至
今仍然影响着今天的生活。

从荆州出土的越王勾践剑，作为“中华第一剑”永远都是荆州人民关注的对
象。十几年前的“孪生”神剑之谜，至今还影响着荆州。据媒体报道，曾任国家文物
鉴定委员会副主任的一位文物鉴定专家，2004年在北京大钟寺文物市场的地摊
上，居然只用1800元就“淘到”了一把越王勾践剑。这件事，当即被“越王勾践剑”
的收藏者——湖北省博物馆的专家否了。

就在这件事被炒得纷纷扬扬时，在越王勾践剑的“出生”地荆州，又传出了许光
国用14年时间破解越王剑铸造千古之谜的新闻。随后，在越王勾践的家乡杭州与
苏州，也都宣布破解了铸造密码，复制、还原了“天下第一剑”。

聪明的荆州人从这些新闻中看到了商机。一石激起千层浪！别人能铸造出高
仿真的越王勾践剑，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呢？于是，从本世初开始，一个个青铜剑铸
造的手工作坊，在荆州城区如雨后春笋般地诞生了。古老的荆楚大地，仿佛又回到
了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铜水飞溅，锤声四起，在工匠们的精心铸造下，一
柄柄青铜宝剑傲然于世。

一柄两千多年前的青铜宝剑，还能如此刺激着当代人的神经，正说明了其本身
的价值。而众多山寨越王剑的诞生，也以另一种表现方式，继续在热兵器时代展现
着冷兵器时代不朽的青铜传奇。

正是由于楚国青铜文化在中国的崇高地位，十多年前曾有国家文物局领导希
望荆州能“复制”出“真正”的楚国青铜器，作为国家元首出访国外时赠送的国礼。
然而，仿制是一回事，传承又是一回事。破解了铸剑密码，不等于就能真正制造出

“楚国”的青铜器。“国礼”自然是没了下文，而在荆州众多的“非遗”传承名单中，荆
州最为骄傲的青铜制造与丝绸织造却一直没有能够出现。似乎，当年秦将白起拔
郢时一把冲天的大火将楚人所有的传承都烧得精光。

为什么荆州人能破解越王剑铸造的千古之谜，却铸造不出真正的楚国青铜
器？其实，这是涉及到“非遗传承”与复制仿制两个不同的概念。我觉得，其中的关
键之处在于“传承”二字上。套用一句演艺界对某些扮演领袖人物特型演员的评
价，就是“形似”与“神似”的区别。

传承，从汉语词语的解释来看，泛指对某种技艺在师徒间的传授和继承的过
程。注意，这里说的是“师徒间的传授过程”。许光国、张云们，都是在研究古人铸
剑技艺基础上进行反复试验后复制的，并非是用一代又一代通过师傅口口相传的
技艺。所以，在专家看来只能是“形似”而不可能达到“神似”。因此，考古学家、湖
北省文物研究所原所长陈中行先生说，经过比较，不难发现越王勾践剑与“高仿真”
剑存在极大差异，两者不具有可比性。看来，复制与仿制，只能达到“形似”；要“神
似”，必须靠“传承”。

每一件从荆州大地出土的青铜器、每一件楚国的青铜器都承载着厚重的荆
楚文化，都留下了令人惊艳的绝世风采，将中华民族无以伦比的智慧演绎得完
美绝伦，既让我们由衷地感叹楚文化的辉煌和气势，也留下了诸多谜团留待我们
去探索破解。

铜镬鼎

青铜圆鉴

蟠虺纹套耳盖鼎


